
第 15卷汉语版导言 

马丁·路德对《圣经》经文的热爱、熟稔、坚信和驾轻就熟的引用，远非常

人所及。他对早期教父、经院哲学以及中世纪前欧洲历史、人文、社会、政治等

方面的博学和思考，对各种学术、典故、传说天马行空般的评论，对敌对阵营的

观点嬉笑怒骂中直言不讳的攻击，常常让他的释经过程中，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各

种出人意料的、令人惊喜的视野和结论。一方面，这一定让身处路德时代，尤其

是宗教改革期间经历着信仰前所未有之变革的信徒和读者们，对其释经和信仰方

面的解读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另一方面，也让翻译马丁·路德的释经著作在今

天成了一次堂而皇之的冒险，成了又一次拨开云雾、回归源头的尝试。 

正如马丁·路德所引领的宗教改革，毫无疑问曾深远地影响了宗教信仰甚至

文明的走向一样，每一次路德的著作被完整地翻译成一种新的语言，以一种崭新

的装束出现在一个新世界、一批新读者的面前时，这种潜移默化的、对现代性的

影响也必定像五百年前泛起的涟漪一样，激荡起今日的思潮。因此，感谢世界华

人路德学会和黄保罗博士，感谢他们的远见、执着和不懈的努力，使得这样的尝

试和冒险得以成为汉语学界和信仰领域可见的祝福。 

《马丁·路德著作集》汉译本第 15 卷包含有三个部分的内容，它们是：基

于路德 1526年所做的一系列讲座中的速记员笔记，由他人汇总、整理并于 1532

年出版的《传道书注释》；基于路德 1530 至 1531 年间“所罗门之歌”系列讲座

的讲义，于 1539 年出版的《雅歌讲义》；以及路德于 1543 年撰写，并于同年出

版的题为《基于大卫的遗言论基督的神性》的论文。这三部作品可谓风格迥异，

从头到尾地阅读它们，好像穿越了三个不同的季节，好像阅读这三部作品，不仅

可以经历宗教改革初期、中期和尘埃几近落定的后期，教会所面对的不同阶段的

挑战，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体会到青年的路德、中年的路德和不久将告别今世、年

迈的路德，横跨二十几年间对其信仰不同层面和角度上的思考和积淀。此外，三

部作品所涉及到的内容，篇幅、体裁不同，涉及到的领域和主题不同，解读原则

和论述方法也完全不同，因此也自然反映出不同角度的事实和真相，吸引不同需

求和喜好的读者，带来不同范畴的影响和帮助。《传道书》本身是一场观点明确

的演讲或布道，因此，路德更像是传道者或所罗门的学生一样，仅仅用自身的经

历、《圣经》其他书卷的经文作为注解，遵循着所罗门自己的思路和行文，将他



在信心中已经理解的真理，教导给眼前的听众。《雅歌》则像一首情歌一样，充

满了各样晦涩难懂的隐喻，且好像不需要任何的《圣经》经文支持，因此，路德

更像是一位忠实的观众，任由他的思绪和想象跟随着所罗门的华彩天马行空地游

荡。《大卫的遗言》涉及到的经文本身看起来简单清晰，但是这种直白的记载恰

好与路德极为深刻、枯燥异常的解读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的路德更像是一位学

者，他引用大量的经文和《圣经》内部的例证表明观点的同时，甚至要训练他的

读者们掌握这种信心中的释经原则，并鼓励他们勤加练习。这些差异性也是我们

进一步理解路德这三部作品最好的切入点。 

显然，《传道书》中从始至终的主要话题是“虚空”，是方方面面的虚空，虚

空中的虚空，就是说，那些徒劳无益的事情，无论你如何摸索、总结、尝试，也

找不出规律，无法掌控、没有结果的事情。然而，或许是为了表明《传道书》里

谈及的虚空，与宿命论或是不可知论、神秘主义等等是完全不同的观点，路德在

整本注释中，从三个层面或者从《传道书》本身所展现出的三个不同的角度讨论

了虚空的本质。 

第一个层面可以暂且称之为“上帝视角”。《传道书》的经文中二十几次提到

了“日光之下”这个概念，比如，1:3 第一次提到时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

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以及世人所熟知的 1:9 中的经文：“日光

之下并无新事。”又有 1:14：“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烦恼的

灵，或都是捕风。”6:1：“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重压在人身上。”9:9：“上帝

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日子，当与你的妻快活度日，”9:13：“我见日光之下有一

样智慧”。因此，在路德的注释中，他 60多次谈及这个话题，并且几次着重强调

说：“总是要记得的是，所罗门是在谈论日光之下的事情。”（参见 7:20 注释），又

有：“数不胜数的错谬……因为他们未曾留意……‘日光之下’”。路德表明，这

一点至少提醒我们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所罗门所谈论的虚空，是有一个明确

的范畴，即“日光之下”的，在这个范畴内，一切的事物都捉摸不定；而相对于

此，“日光之上”毫无虚空，在这个范畴内，只有确凿无疑的事实。第二，“日光

之下”并不像很多“厌世者”或“蔑视世界”之人以为的那样，认为世上一切的

财物都是虚空，恰恰相反，路德指出，上帝所做的工和祂每一个的命令、祂所创

造的一切事物都真实可靠，都严格遵循着它们被造时的功能和用处（3:14），虚空



的是人想要掌控自己命运的贪婪、筹划和妄想。一切事情看起来是宿命的、不可

知的或者神秘的，是因为他们不在人的掌控，而唯独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而上帝

也定意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存敬畏的心”（3:14），并投靠在上帝的计划

之中。 

第二个层面可以称之为所罗门个人的视角。这位“曾经在耶路撒冷作王，用

智慧专心探寻，考察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1:12-13）的传道者，从他自己

作为君王这独特身份、经验、体会中，细数了各门各类的虚空。对于那些想秉持

公义，并使公正和富庶盛行国中的君王，所罗门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乏

的，不计其数。”（1:15）那些想要用智慧治理国家的君王，所罗门说：“想要明白

智慧，明白狂妄与愚昧，方知这也是烦扰的灵”（1:17）。同样，追求快乐也是虚

空，因为痛苦必如期而至；追求刻苦己身的节制也是虚空，因为痛苦也不保证带

来成功；大兴土木建造、积蓄金银是虚空，因为建造的不知留给谁，反倒成了祸

患；勤勉治国、丰功伟业也是虚空，因为不会长久被人纪念，反而遭遇着一次次

的忘恩负义；他所治理的人多到无数，后来的人还是不喜欢他（4:16）。因此路德

说：“那些智慧之人和他们的成就一同死去，和愚昧人别无二致。没人留意到他

们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并且，你所得到的奖赏就是，你做成的每件事都变得让人

厌烦，而君王则被定罪、流放或处以极刑。”（参见 2:16 注释）有意思的是，在路

德眼里，这正是所罗门要表达的强烈的对比。就是说，这位在耶路撒冷作王的人，

本身就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榜样，倘若他所经历的、世人心中最成功的事情都是

虚空，那其他普通人的虚空将是何等的大呢？因此，路德以所罗门的口吻说：“即

使像我这样拥有功绩且富可敌国的人，尚且不能心想事成，如果上帝没有赐福下

来，其他人又会何等失意呢？”（参见 2:25 注释）。结论是：“我看这也是出于上

帝的手”（2:24）。 

第三个层面可以称之为敬虔之人或信徒的视角。路德说，既然每个人都活在

巨大的虚空之下，就是说，人心的贪婪和愚蠢，不满足于上帝已经赐予人的、眼

前所拥有的一切，又徒劳地去追求未来妄想中的美好，导致眼前拥有的一切和未

来将拥有的，都变成了鸡肋，都被人厌弃。那么，那些能够享用眼前所拥有的一

切、满足于当下，不因盲目地追求未来而焦躁的人，他们必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必定是上帝的恩赐，必定是依靠上帝的敬虔之人。同样，既然，世人遭遇的，走



兽也遭遇，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3:19）；既然，义人所遭遇的，照恶人所

做的；恶人所遭遇的，反而照义人所遭遇的，这也是虚空（8:14），那么那些仍旧

行义的人，而并未因为自己所遭遇的不公就放弃行善的人，他们也一定有从神而

来的智慧，必定是上帝的恩赐，是依靠上帝的敬虔之人。同样，既然智慧人并不

比愚昧人更有益处（6:8），人用智慧、知识、灵巧劳碌工作，所得来的却要遗留

给未曾劳碌的人作产业，这是大大的不幸（2:21），为风劳碌有什么好处呢（5:16），

那么那些仍旧寻求智慧的，仍旧愿意劳碌工作，并且将劳碌得来的当作上帝恩赐

而享用的人，他们一定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必定是依靠上帝的敬虔之人。路德说，

这样的人，他们在拥有的时候快乐，在缺乏的时候忍耐，无论在顺利或者挫败的

时候都在赞美那位掌管一切的上帝，这就是他们的敬虔了。他们不会陷于眼前的

快乐，也不至于创造苦难以获得更大的成功；他们既不依靠人的智慧，也不仰赖

人的愚蠢；他们既不鄙视上帝所造的一切事物，也不因追求未来拥有更多的事物

而焦躁不堪，这就是他们的敬虔了。他们是定睛在“日光之上”，却行走在“日

光之下”的一群人。这是所罗门在诸多的虚空当中唯一可以看到的为善为美的事

情，“就是人在上帝赐给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

为这是他应得的报偿。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日子，因为上帝使他的心充满喜乐

（5:19-20）”。他们相信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去的日子强于出生的日子（7:1）；

同样，忧愁强于喜笑，智慧强于愚昧，责备强于歌唱，终局强于起头，祝福强于

咒诅；既不行义过分，也不行恶过分（7:16-17）；衣服要时时洁白，头上也不缺

少膏油；与年轻时所娶的妻子快活度日；在衰老的日子尚未来到之时，就纪念创

造万物的主宰（12:1），因为一切都在于祂。因此，所罗门得出结论说：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12:13）。路德说：这是在说，这一点适用于

所有人，并对他们大有裨益。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寻求的是收获，但是在

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寻求的是敬虔（参见 12:13 注释）。如果有什么可以鄙视

这个世界因为人的虚妄而充满的虚空，莫过于持守着上帝的信实，那日光之上的

信实，守素安常，随事随在都得了秘诀（《腓立比书》4:12），在世上平静度日了。 

《雅歌》讲义一开始，路德就提到了关于这卷书现存的诸多注释的问题所在。

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所罗门向他所挚爱的法老女儿所唱的情歌；有人认为《雅歌》

中新妇和良人之间美好的关系，暗指的是上帝和犹太会堂之间亲密的联合；除此



之外，还有很多被路德称为“每个人都可以毫无约束地预测占卜，并沉湎于各样

推断或个人的冥想之中”的解读，这些都不能让路德满意。虽然在形式上，路德

在《雅歌》讲义中所进行的阐释，与被他鄙视的各种释经没有本质的区别——路

德一改以往大量引用《圣经》经文支持他的结论的释经方法，反而放开手脚似的

使用着类似寓意解经的思路，去阐释他所谓的《雅歌》中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比喻

——然而路德确实在两个方面，开辟出一条崭新的路径，使他自己可以确信，他

的阐释没有偏离应有的方向，带来了正确的解读。首先，从所罗门个人的角度，

他像他所处的时期和所有时代的君王一样，藉着充满寓意的诗歌，以隐晦的方式，

谈论他个人所关心的、与君王的身份相关的、政治和国家领域的事情；反过来也

是一样，这些卿卿我我的诗句，并不像我们普通人想的那样，只是君王所说的不

务正业的情话。其次，根据《圣经》的上下文，完全有理由认为，《传道书》和

《雅歌》是同一作者写下的、主题彼此相关但体裁完全不同的作品。因此路德说，

“我认为这首歌，是所罗门在他的赞美中尊崇上帝的歌；因为祂对王国和政权神

圣的建立和坚固，他向祂献上感谢；他为了他的王国得以持续并继续扩张而祈祷，

与此同时，他鼓励他国土内的居住者和公民们，在他们所经受的试炼和逆境中保

持乐观，并信靠那位时刻准备好要保护、拯救凡向祂呼求之人的上帝。”此外，

《雅歌》本身的经文虽然没有直接解释其中的寓言，但是有两处经文却相对清晰

地让我们看到，《雅歌》本身的寓意属性。一处是 1:6：“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看守”；另一处是第八章中的诸多经文，如（8:11-12）：

“所罗门在巴力哈们有一座葡萄园……我有属于自己的葡萄园。”两处经文用了

信徒们所熟知的喻体：葡萄园。这让我们立刻联想相关的经文，如（《以赛亚书》

5:1）：“我所爱的，他的葡萄园之歌。我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沃的山岗上。”，又

有（《马太福音》20:1）：“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有

意思的是，宗教改革时期的路德，曾被对他恨之入骨的人称为“葡萄园里的野猪”。 

因此，路德认为正确的阐释是这样的：《雅歌》中的新郎或良人指的是上帝。

比如，“王领我进入他的内室”（1:4），“我的良人好像一袋没药，在我胸怀中”

（1:14），“我的良人从门缝里伸进他的手”（5:4），凡此种种。同时，新娘或佳偶

指的则是所罗门国中的百姓或子民。比如，“我的佳偶，你真美丽”（1:15），“我

的佳偶，赶快起来……与我同去”（2:10），“我的新娘，你的乳房何其美”（4:10），



“尊贵的女子啊，你的脚步在鞋中何等秀美”（7:1），凡此种种。“良人”和“佳

偶或新娘”彼此交替地对唱，而所罗门则借此表达出他眼中的百姓和上帝之间真

实、美好的联系，以及他自己作为百姓的君王想要因此而发出的、对上帝的赞美

和感激。比如，百姓说“他亲吻我，用他亲吻的口”（1:2），这是在说，“上帝用

祂的话语使他的子民得享尊荣”，“祂以全然的祝福和爱恋赐予它尊荣”。百姓说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1:5），这是在说，“虽然我是由上帝所建立的国家，以

上帝的道为妆饰，然而，看起来我却像是最为不幸的……虽然外表上我遭受着百

般苦楚，然而因为圣道和信心的缘故，我却仍旧是可喜爱的。”良人说（2:10）：

“我的佳偶，赶快起来……与我同去。”这是在说，“当新娘举步维艰然而却坚忍

在信心之中时，新郎用这些话语回答祂的新娘，希望她可以牢牢地持守着确然的

信心，相信即便在自己看起来已经被上帝抛弃的那一刻，仍然是被她的上帝所爱

的人。”又有（4:1）：“我的佳偶，你真美丽！”这是在说：“新郎做出了回应……

在你确然的结论中，就是你已蒙你的上帝喜悦这件事上，你是何等的圣洁啊！”

结论是，路德说：“在这一设置下，他歌颂着上帝何等爱他的子民，祂慷慨淋漓、

上尖下流地赐下的礼物是何等丰富，最后，祂又是在何等的美善和怜悯之中拥抱、

珍爱这同一群子民，以至于从未有过任何新郎曾如此拥抱或珍视他的新娘。”而

这一主题，显然可以让任何一个信徒联想到他的家庭、他的教会、他的国家，在

每一个类似的处境中，发出同样的呼求，寻求同样的保护，拥有同样的确信。 

《论大卫的遗言》让我们找回了熟悉的那位路德。当我们疑惑到，《撒母耳

记下》23:1-7 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如何需要用八九十页的篇幅加以阐释的时候，

路德确实再次为他的读者们带来了惊喜。看起来，这源于路德对犹太人所阐释的

《圣经》以及对追随这些阐释的糊涂蛋们感到的厌烦。在路德看来，新约《圣经》

帮助今天的信徒明白了很多旧约《圣经》当中遮盖着一层面纱似的启示，“这道

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歌罗西书》1:26）。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但可以撇弃犹太人们错误的、带着极大缺失的解读，更可以

依据新约《圣经》的启迪，去探索并发现旧约《圣经》中许多不易觉察的真理。

路德举例说，倘若使徒约翰记载了耶稣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会信我，因为

他写过关于我的事。”那我们就可以在摩西的书中，找到相应的、指着耶稣的启

示。因此，路德带领着他的读者，在旧约《圣经》中，在创造的记载中，在亚伯



拉罕的故事中，在西乃山上，在大卫的遗言中，寻找着同一位弥赛亚，就是约翰

指着说，“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的那位耶稣。 

同样，路德认为，倘若新约《圣经》的信徒们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么旧

约时期的信徒们一定也相信着同一位上帝；倘若新约《圣经》的信徒们相信着神

人二性的耶稣，那么旧约时期的信徒们一定也相信着同一位神人二性的弥赛亚，

那么旧约经文中就一定会找到这方面的线索和清晰的启示。这是一次深刻体验

“唯独圣经”似的探险，一次发现之旅。带着这样的期待，路德带领着读者们，

找到了《创世记》4 中，同样相信神人二性的夏娃，因为从希伯来语最朴素的语

法上可以得出结论，夏娃说得并不是“我从耶和华得了一个男的”，而是“我得

了一个男的，我得了耶和华。”夏娃在信心中盼望的救主，正是那上帝所应许的

女人的后裔，真正的人，和耶和华，独一的上帝自己。 

在这样的前提下，路德用严谨的措辞、丰富的引用和充分的表述，论证了为

什么在“大卫的遗言”中，大卫清晰地、和今天的信徒毫无差异地相信着同一位

三位一体的上帝，并且，三个位格不可混淆，同一神性不可分割。并且大卫的那

位子孙，正是圣子的位格，他同时是完全的人，同时是完全的上帝，他要坐在上

帝永远的国中作王，直到永远。同样，两个属性不能混淆，也不存在两个圣子的

位格，圣子的位格不可分割。在这个基础上，路德进一步解释说：“上帝在神性

之外所展现的诸般工作必然不可分割，就是说，在诸般工作方面，人们必不可将

诸位格分别开来，并赋予每个位格不同的外在工作；相反，人们必须在神性之内

区分位格，但在神性之外，将每项工作都毫无分别地归于所有三个位格。”就是

说，天父参与了创造，圣子也参与了创造，圣灵也参与了创造，却只有一位造物

主上帝。然而，《圣经》也藉着不同的受造之物让我们了解到，三个位格内部是

彼此不同的。因此只有天父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说话，只有圣子被钉在十字架上，

只有圣灵在五旬节向耶路撒冷的信徒们以火焰的形式显现。同样，不仅马利亚的

儿子死在了十字架上，上帝也死在了十字架上，却只有一位圣子死在了十字架上。

路德在此处说道：“因着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女子马利亚的种嗣，我

们拥有了罪得赦免，罪恶得以洗净，从罪中被赎买出来，脱离了死亡和所有其他

邪恶力量的辖制；因为神正是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公义、圣洁、救赎”

（《哥林多前书》1:30），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



在永恒之中的喜乐。” 

在《论大卫的遗言》中，路德不仅带领读者们经历了一场“经文的头脑风暴”，

他也希望这样的释经原则可以为更多的信徒带来启发，使更多人可以带着同样的

确信，去旧约《圣经》中寻找那些被深埋在肤浅的理解和一扫而过的阅读中的宝

贵的启示，寻找还蒙着面纱的耶稣基督。用路德的话说，因此将旧约《圣经》从

犹太人的手中夺回来。 

翻译这三部作品本身是一次学习和收获的经历，作为路德宗的牧者，这也是

译者莫大的荣幸。惟一的遗憾是，因为资源和能力的局限，我们只能从英译本转

译并间接地感受路德带来的这份出于圣道和信心的礼物。就像路德说的，他盼望

他的这些释经、讲义或论文，可以成为一个开始，成为后来更智慧的敬虔之人加

以扩展和发挥的基础，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也说，盼望这样的汉译本可以抛砖

引玉，成为人们深入了解路德价值的开始，成为人们回归源头，发掘这些宝贵教

导的起点，以至于有人可以完善并丰富路德的著作，祝福更多的信徒和读者。

SOLI DEO GLORIA! 

                                                         张崇峰 

                                         2024年 4月  北京春晓园 

 


